
第一回　仗义救危　书生历险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省试期近，革辜学子，分由四邻县镇，赶集省城，准备大显身手，进
而问鼎京试，一举成名。
为了读书方便，有钱的富家弟子，可以租一幢大宅独院秉烛夜读，使
那朗朗读书声，不致惊扰到四邻，但大多数小康、贫寒之家的子弟，都是惜
读于寺。观。庵、词，一则取其宁静，一则也可节约一些用度。
纵然是寒门子弟，也都带着足够的川资。
可怜天下父母心，为筹一笔盘缠费用，父赶苦工，母加夜纺，作父母
的，多受了无数劳苦，也要设法为孩子筹措一笔宽裕的费用。
所以，会试省城的学子们，一个个衣着光鲜，也都不会为用度烦恼。
开封府城郊西天王寺，名字很气派，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寺院，一迸院
落，两列厢房，寺中只有一个香火工人，十大半月，也难得有一次香客上门。
但天王寺够清静，僻处荒野，绿重环绕，清静是清静，只是太荒凉了
一些。
四周二里内没有人家，在这里读书，确是了无尘俗的喧扰，但却要一
份胆气。
这天午时过后，却来了一位清秀的蓝衫少年，琴卷一箱，一望即知是
一位会试省城的学子。
守寺的工人，已经是年近七旬的老人，耳目迟钝，行动很慢。
那蓝衫少年打量了一下寺中形势，抱拳一礼，道：“老丈，请为在下通
报方丈一声。”
老人堆满皱纹的脸上，泛现出一片笑容，摇摇头，道：“这座小小的寺
院，没有住持方丈，上上下下，就是我一个人。”
蓝衫少年唉了一声，道：“在下甫阳俞秀凡，此番来省会试，想借贵寺
一厢，宿读几日，不知大师可否赐允？⋯那老人轻轻的咳了一声，清清喉咙，
道：“老汉只是一个看顾香火的人。这寺中本有一位住持方丈，三年前离寺
他去，老汉俗姓丁，也未正式剃度出家，不敢当大师之称，你以后叫我一声
老丁就是。”
俞秀凡道：“原来是丁老丈。”
老汉笑一笑，道：“不敢当，寺中只有老汉一人，我年纪大了，耳目不
灵，公子留此借读，只怕老汉无能为公子料理膳食。”
他虽然年纪老迈，但说话颇有文气，想他幼年，也是一位读过书的人。
俞秀凡肃然生敬，欠身说道：“在下出身寒微，求学在外。也曾自理过
炊膳之事，这方面不劳老丈费心。”
就这样俞秀凡在天王寺住了下来。
这夜晚，俞秀凡孤灯夜读，朗朗韦声，直达户外。
好在，这天王寺附近没有人家，老汉耳目不灵，熟睡沉沉，虽是高声
夜读，也惊扰不到别人。
天约二更，俞秀凡读完夜课，掩了书卷，正侍展被就寝，突然一阵轻
微的呻吟声传了进来。



俞秀凡霍然一惊，暗暗忖道：这等深夜时分，如此荒凉所在，怎么有
呻吟之声传来。
他满腔诗书，自具胆气，打开室门，缓步而出，想循声找去，看看那
呻吟声是怎么回事。
但那呻吟声，却突然中断不闻。
抬头看，明月如镜，光华照地，风摇寺外绿竹，传来了轻微的沙沙之
声。
俞秀凡开启寺门。缓步行去。
皓月如镜，绿竹漪漪，好一派清明的夜景。
俞秀凡凝神倾听，竟然难再闻呻吟之声，心中大奇，暗道：莫非是我
听错了。
流目四顾，只见月光下千竹摇影，深深寂寂，哪里有什么人踪。
俞秀凡绕寺一周，不见异状，正待举步回寺，突闻一声若感慨若呻吟
的叹息声，传人耳际。
夜阑人静，这一声叹息，俞秀凡听得甚是真切，急急转身，循声找去。
果然，在一丛翠竹之下，倒卧着一个人。
伏身看去，只见那人身着青色衫，是一个中年文士，紧闭着双目，似
是已经晕了过去。
俞秀凡伸手一探那人的鼻息，只余下如游丝般一缕气息，急急伸手抱
起那青衫人，返回寺中。
放下青衫人，俞秀凡立时奔向厨房，煮了一碗姜汤。
他读书颇杂，五经四书之外，旁及乍草医书，只是从未用过。
天王寺孤处荒野，此人又危急万分，而且时届深夜，就算俞秀凡很想
去请个郎中，也是无处可请，只好自己下手了。
灌下一碗浓浓的姜汤，使那气若游丝的中年人，突然清醒了过来。
只见他缓缓睁开双目，打量了俞秀凡一眼，暗然叹息一声。
道：“小兄弟，是你救了我？”
俞秀凡道：“救人之急，拯人之危，乃为人之道，兄台不用放在心上。”
青衫文士道：“读书人究竟是与众不同。”
俞秀凡笑一笑，道：“兄台病势似很沉重，这一碗姜汤只能使你暂时苏
醒过来，必得早些请个郎中瞧瞧才是，”青衫文士淡淡一笑，道：“我身上有
药物，小兄弟替我拿一下。”
俞秀凡道：“兄台药物放在何处？”
中年文士道：“在我腰间一个布袋之中，劳请小兄弟，替我解下。”
敢情他连解开腰间袋子的气力，也没有了。
俞秀凡依言撩起了中年文士的长衫，解下他腰间一个白带子。
这带子形如褡裢，似是装了不少东西。
青衫文土轻轻叹息一声，道：“小兄弟，由绣金龙那边算起，第三节中
放有一个白色的玉瓶，取它出来。”
俞秀凡目光一转间，发觉那条白布腰带，共分七节，每一节中，都似
装有东西，不过东西有多有少，心中念转，人却依言从第三节白布带子中取
出了一个玉瓶。
中年文士尴尬一笑，。道：“小兄弟，拔开瓶塞，替我倒出两粒药九。”
俞秀凡看他背倚壁间，脸色一片苍白，虽然说话的神情很从容，但神



色问却隐隐流露出无限的疲惫，急急打开玉瓶，倒出了两粒白色丹丸。
中年文土苦笑一笑，张开嘴巴。他没有说话，但脸上却流露出无限尴
尬之情，看神情无疑是说，请你老弟把药物送人我口中如何。
俞秀凡缓缓把丹丸放人那中年文士口中，随手端起了一杯开水，替那
中年文士冲下了口中的丹九。
中年文士闭上双目休息了一阵，脸上突然泛出红光，睁开双目，道：“小
兄弟，这寺中有些什么人？”
俞秀凡道：“一位看顾香火的老丁，再就是在下我了。那丁老丈年过七
旬，耳目不灵，行动不便，兄台需要什么，只管吩咐在下就是。”
中年文士脸上泛现微微的笑意，道：“小兄弟，你贵姓啊！”
俞秀凡道：“在下姓俞，双名秀凡，请教兄台？”
中年文士沉吟了片刻，道：“我姓艾，比俞兄弟年长了几岁，恕我托大，
你就叫我一声艾老大吧！”
俞秀几道：“艾兄既然长我几岁，理应叫你一声大哥才是。”
中年文上笑一笑，道：“那岂不太委曲你兄弟么？”
俞秀凡道：“艾兄说那里话，小弟看艾兄气字不凡，不知怎的竟抱病赶
路，倒在荒野。
如非小弟在此借读，这寺中的丁老丈，耳目迟钝，只怕艾兄⋯⋯”话
到此处，突然住口不言。
中年文上笑一笑，道：“俞兄弟，世间有所谓缘分二字，咱们这番相遇，
也许就是缘分了。”
俞秀凡道：“大哥说的是，如非小弟在此借读，也许大哥不会抱病赶路，
病倒于此了。”
中年文士神色突然间转变的十分凝重，缓缓说道：“俞兄弟，你在这开
封可有亲友？”
俞秀凡摇摇头，道：“没有。大哥问此作甚？”
中年文士探手从腰间褡裢袋中，取出二颗明珠，道：“兄弟，这里有明
珠两颗，请兄弟收下。”
俞秀凡非出身于富豪之家，但他读书颇杂，胸罗甚博，看那两颗明珠，
都如猫眼一般大小，灯光下耀眼生辉，心中虽然惊奇，但却摇摇头，道：“大
哥这两颗明珠光华耀目，想必是价值连城之物。”
中年文士道：“兄弟好眼光，这两颗明珠，价值在万两以上。”
俞秀凡脸上一寒，道：“大哥，要把这两颗明珠送给小弟，不知是何用
心？”
中年文士叹道：“兄弟不要误会，先请收下，小兄还有话说。”
俞秀凡道：“大哥，小弟虽是出身寒微之家，但幼读圣贤书，深知君子
爱财，取之有道。大哥不明不白的给兄弟这样珍贵的两颗明珠，如不把事情
说明，小弟⋯⋯”
中年文上接道：“俞兄弟果然是一个君子人物。”
笑一笑，接道：“不瞒兄弟说，小兄不是生病。”
俞秀凡吃了一惊，道：“大哥不是生病，那是⋯⋯”
中年文士道：“小兄是被人打伤的。”
俞秀凡呆了一呆，道：“大哥和人打架了？”
中年文士叹口气，道：“兄弟不是江湖中人，不知江湖中事。小兄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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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暗算，后遭围攻，以致内腑中受了重伤，小兄相信他们很快会找到此地，
但小兄伤势甚重，一时间无法行动，小兄弟如下避开，只怕要身受牵累。这
两颗明珠，留在小兄身上，己属无用之物，万一小兄被他们杀死，此明珠岂
不便宜别人。兄弟才情非凡，人如其名，这两颗明珠，可助你安顿家园，也
好一心读书。兄弟，钱财虽是身外物，但要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兄弟，你丰
采俊逸，在朝当为重臣，在野必为奇士，大儒。兄弟，宝剑赠侠士，红粉送
佳人，你收下吧！”
俞秀凡沉吟了一阵，道：“大哥言虽有理，但小弟仍不能收。”
中年文士脸色一变，再道：“兄弟，如若觉着小兄说的有理，不收下明
珠，那就是矫情了。”
俞秀凡叹口气，道：“大哥，如是小弟收下这两颗明珠，大概就得离去
了。”
中年文士微徽一笑，道：“兄弟，死有轻重之别，追杀小兄的人，都是
江湖上穷凶极恶之辈，多杀一个无辜的人，在他们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算不得一回事，你何苦留这里呢？”
俞秀凡道：“嗯！大哥既知留在此地，凶险万端，非死不可。又何不肯
和小弟一起去。”
中年文上道：“俞兄弟，小兄的伤势很亘，行动不便，无法逃走。”
俞秀凡接道：“那容易，小弟背着你走。”
中年文士摇摇头，道：“唉！兄弟，我已经说过了，那些人都是江湖穷
凶极恶之辈，举手就要杀人，兄弟你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如何能应付
那些凶恶之徒？”
俞秀凡目光凝重，盯注在中年文士脸上瞧了一阵，道：“艾大哥，正因
为小弟是一位文弱书生，他们不相信我敢把大哥藏起来。”
中年文士呆了一呆，道：“你要把我藏起来？”
俞秀凡道：“大哥身受重伤，无能逃走，小弟又不忍弃大哥而去，只好
把大哥藏起来了。”
中年文士神情凝重他说道：“兄弟，那些人都是江湖上多年的大盗，一
流的魔头，见识博广，如何会被你瞒过。兄弟，这事不是儿戏，你还是早些
逃命去吧！”
俞季凡微微一笑，道：“大哥，小弟虽无能一夫挡关，力退强敌；但可
以斗智不斗力。
再说，深夜之中，小弟如孤身独行，万一遇上了他们，定然会使人疑
窦。那时，纵有百口，也是无法辩护了。”
中年文士沉吟了一阵，道：“兄弟顾虑的不错，那么小兄告辞了。”
俞秀凡摇摇头，道：“大哥伤势很重，既无能和人抗拒，也无法奔走逃
命，离开此地，凶多吉少，何不试试兄弟的办法呢？”
中年文士道：“我怕拖累到你。”
俞秀凡道：“你已经拖累到了。现在己不是后悔的时候了。”
中年文士沉吟了一阵，道：“先把你的安排，说给我听听，小兄再作主
意。”
俞秀凡略一沉思，简略的说明了计划。
中年文士终于彼俞秀凡说动，点点头道：“好吧！就照兄弟的意思试试。
不过，小兄把话说在前面，一旦被他们找出小兄，你就一口否认由你安排的



事。”
俞秀凡道：“好吧，我这就去安排，大哥也准备一下，事情急迫，愈快
愈好。”
中年文上叹息一声，道：“记着，兄弟，不能留下一点痕迹。”
俞秀凡点点头，道：“大哥放心。”举步而去。片刻之后，重又转了回
来。
中年文士低声说道：“兄弟，怎么样了？”
俞秀凡道：“一切都安排好了，大哥请吧！”
中年文士忽叹息一声，道：“兄弟，记着，一旦露了行藏，你千万不能
承认。”
俞秀几道：“我知道了。大哥放心吧！”
中年文士在俞秀凡搀扶之下，缓步行了出去。
俞秀凡重返西厢，整理好床上的被褥，剔亮油灯，重又展开了书卷，
又读了起来。
琅琅书声，静夜中，传出了老远。
三更将近时分，俞秀凡伸了一个懒腰，掩上书卷。
一抬头，只见室门口处，站着一个全身黑衣，年过五旬的枯小老人。
俞秀凡吃了一惊，暗暗忖道：这人几时到了门口，我竟然未听得一点
声息，感觉到一点异征。
原来，他虽琅琅高读书文，但暗中却分神听着室外的变化。
只见黑衣老人，突然一跨步，行到了书案前面，一伸手，披在俞秀凡
的肩头之上，冷冷一笑，道：“打扰你读书了。”
俞秀凡顿觉着肩上骨疼如折，满头大汗，滚了下来。
黑衣瘦小老人微微一笑，道：“对不住啊！小哥儿不会武功。”
俞秀凡拭拭脸上的汗水，静静说道：“老丈这是什么意思？”
黑衣老人双目突然一瞪，两道目光，有如冷电一般，暴射而出，盯注
在俞秀凡的脸上。
那目光有如寒芒霜刃，逼的俞秀凡不自禁打了一个冷颤。
黑衣人满脸冷肃杀气，道：“小弟兄，你心中该明白了。”
俞秀凡道：“明白什么？”
黑衣老人道：“只要老夫挥手一声，立时可使你死于当场。”
俞秀凡点点头，道：“老丈武功惊人，定然是一位大侠客了。”
这两句话讽刺，也似奉承，听得黑衣老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
轻轻咳了一声，道：“老夫不是什么大侠，用不着奉承老夫。”
你用心听着老夫的问话，据实回答，如有一句虚言，老夫可能出手杀
人。“俞秀凡暗暗吸了一口冷气，忖道：“这些人，怎么如此横蛮。动不动就
要出手杀人。”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小生幼读圣贤书，倒也有一身傲骨，老丈身
怀奇技，举手投足间，就可以取我之命。但小生不愿屈于威武之下，老丈如
有杀人称快之癖，尽管出手，小生自知非敌，也不愿出手反抗。”言罢，闭
上双目，大有视死如归的豪气。
黑衣老者脸上的神色连变，但终于忍下了胸中怒火，冷笑一声，道：“不
知天高地厚的小娃儿，死于老夫手下的武林高手，不知凡几，老夫岂在乎多
你一个人；不过，不愿杀你这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罢了。”



俞秀凡睁开双目，微微一笑，道：“老丈，既是讲理的人，咱们就好谈
了。”
黑衣老人道：“老夫没有工夫和你扯谈，你只要据实回答老夫的话就
是。”
俞秀凡道：“老丈请问，小生知无不言。”
黑衣人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但榻上的痕迹，早已经被俞秀凡毁去，
瞧不出一点可疑之处。才缓缓说道：“不久之前，有一个身受重伤着育衣的
人，曾到此寺，不知他现在何处？”
问的很技巧，回答时一不小心，就可能失言。
俞秀凡道：“老丈，这天王寺中，很少香客，小生到此借读；从未见过
进香的人。”
答的也好，一口回拒于千里之外。
黑衣人一皱眉，冷厉的说道：“小娃儿，读书人岂能乱打诙语？”
俞秀凡道：“小生说的句句是真。”
黑友人道：“今宵之中，你一直坐读到此刻么？”
俞秀凡道：“试期届近，小生不得不发愤夜读。”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天王寺弹丸之地，老夫在一刻工夫之内，可以
搜个清清楚楚，寺中如若还有别人，那就有得你的苦头吃了。”
俞秀凡一扬双眉，道：“寺中除了小生之外。还有一人。”
黑衣老人接道：“什么样的人？现在何处？”
俞秀凡道：“一位丁老丈，是这天王寺的香火道人。他年老力衰，耳目
不灵，除此之外，再无别人了⋯⋯”
似是感到言未尽意，又接道：“适才小生秉烛读书，竟不知老丈何时到
了门外，如是来人和老丈一样身手，小生就⋯⋯”
黑衣老人接道：“不可能，他受了很重的内伤，又中了奇毒，算时限早
该发作，哪里还有越屋逾墙之能。”
俞秀凡摇摇头，道：“这个，小生就不知道了。老丈既是心中有疑，何
不仔细搜查一下。”
黑衣人目光盯注俞秀凡的脸上，缓缓说道：“小娃儿，老夫如是搜出了
那青衣人，就有得你的好看了。”
俞秀凡道：“老丈差矣！寺中纵然有人，但又和小生何关呢？”
黑衣人心中暗暗想道：想他一个文弱的读书人，怎能有如此镇静工夫，
看来他说的都是真话了。
思索了一阵，突然一挥手，道：“劳山四义结我仔细搜查一下。”口中
吩咐众人，两道目光却是瞧着俞秀凡。
但见四个黑衣人，欠身一礼，闪身而去。
这时，俞秀凡才瞧到西厢门外，月光之下，站着八个黑衣人，四个飞
跃而去，还有四个站着未动。
俞秀凡吃了一惊。暗道：这天王寺只有一殿两厢，如是他们搜的仔细，
只怕要找到大哥的藏身之处了。
他生具过人的胆识，在此等险恶之境况下，竟然能控制自己不露形色。
但闻一连串蓬蓬之声，传了过来，想是四人搜查的十分仔细，翻桌倒椅之故。
黑衣人突然一上步，笑道：“小娃儿，你好像有些心神不定啊？”
俞秀凡心头一凛，故意叹口气，道：“老丈，这座天王寺，香客稀少，



财产不多，一个看守香火的丁老丈，只不过勉可温饱，如若你们打坏了寺中
的桌椅，只怕天王寺添置不起。”
黑衣人冷冷说道：“天王寺添置不起，你可以赔啊！”
俞秀凡叹口气，道：“小生自会尽力而为。”
黑衣老人微微一笑，道：“小娃儿，你如能告诉我那受伤人的行踪，老
夫就捐献一千两白银，再建天王寺，重塑金身。”
俞秀几道：“小生很惭愧，无法为天王寺一尽心力。”
黑衣老人冷哼一声，道：“小娃儿。你记着，如是我们找出那受伤人，
你就要陪他殉葬。”
俞秀凡微一颔首，道：“老丈不信，那也只有如此了。”
满怀江湖经验的黑衣老人，目睹俞秀凡的认真神色，心中忽然动摇。
暗道：一个文弱少年，怎有此等视死如归的豪气，看来，那小于是真未到此
地了。
这时，劳山四义，带着那丁老丈行了过来，欠身说道：“回神君的话，
殿厢厨厕，都已搜到，除了这老小子之外，再无别人。”
黑衣老人目光转到那丁老丈的脸上打量了一阵，突然一挥手，道：“追
下去，量他逃亦不远。”大袖一拂，飞腾而起，月光下，人影一闪而没。
八个黑衣人联袂而起，跃上屋面，再一闪，人踪顿消。
丁老丈风烛残年，被劳山四义提水一般的拖来此地，正是气喘不停，
四人陡然放手而去，哪里还能站得往脚，一跤跌在地上。
俞秀凡目睹那黑衣人越屋飞渡的灵巧身法，心中大为惊异，向往。
闻得蓬然一声，那丁老丈己着着实实的摔了一跤。心中大惊之下，急
急奔了过去，扶起了丁老丈。
月光下，只见他脸上挂下一行血水，左额上碰了一个伤口。
俞秀凡急急掏出怀中绢帕，按住丁老丈的伤口，说道：“老丈伤得很重
么？”
丁老丈长长吁了一口气，道：“不要紧。”
俞秀凡道：“没有药物敷伤口，只好先把伤口包起来了。”
丁老丈抓着俞秀凡的右臂，挣扎而起，接道：“俞相公，扶我回房里去，
老汉还收着一点药物。”
俞秀凡低声道：“老丈，他们搜了你的房间？”
丁老丈不理会俞秀凡的问话，说道：“快扶我回房里去，年轻人！”
一面抓紧了俞秀凡的手腕。
俞秀凡忽然间觉着这位老人，内心中非常的清楚，并不像他外表看上
去那样慢步，迟钝。
照着那老人的吩咐，俞秀凡扶着他回到房里。
透人室中的月光，隐隐可见，那是一同很简单的卧室，除了一张木榻
之外，只有一个已经破损了的木柜，和两张勉可坐人的竹椅。
一切都是那样陈旧，几乎是没有可以藏人的地方。
丁老丈勉强爬上木榻，大声的喘着气，道：“俞相公，靠窗口的木桌上，
有火石，火镰和纸煤子，点上油灯。”
俞秀凡暗自皱皱眉头，找出火镰，火石，燃起木桌上一盏油灯。
灯光照耀下，陋室中的景物，更为清晰。丁老丈伏卧在木榻上，又道：
“俞相公，打开木柜，上面一层，放着一个瓦罐子。那里放有一些药物。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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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药物，放了十几年啦，不知道是否还有效用，”他说的字字清晰，俞秀
凡想装作未听清楚，势又不能。只好依言打开木柜，取出了一包药物，敷在
那老人伤处。
丁老丈拉起露出败絮的棉被，盖在身上，道：“年纪大啦。这一跤摔的
不轻，真得好好的睡一天，俞相公，你去吧！替我吹熄掉灯火。”
俞秀凡瞧了一下，吹熄灯人，带上房门，道：“老丈，你先睡一下，明
天，小生去替你请个郎中来瞧瞧。”
那老人似乎已经没有再说话的气力，轻轻咳了两声，未置可否。
俞秀凡暗暗叹了口气，自言自语的说道：“可怜的老人，孤贫无依。”
忽然觉着，去路被一件事物挡住。
抬头看去，溶溶月色之下，只见那黑衣老人像幽灵般，站在路中，神
色冷肃。
原来，那老人所以要他点起灯火，打开木柜，似乎是显示清白，不禁
大为敬佩，暗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等洞透人性的经验，纵然是读千
卷书也难学得，当真是人情练达皆文章。
黑衣老人语声冷漠的像寒冰地狱中吹出的阴风，道：“小娃儿，你是读
书人，当知明哲才能保身，如是你插手了这件事，不论你走到天涯海角，也
难逃得性命。”
历经了一番凶险，使俞秀凡变的更为镇静，望着那黑衣老人，毫无惧
色。
书化气势诗作胆，颇有不畏强暴的豪壮。
未等俞秀凡答话，黑衣老人突然飞身一跃，消失不见。
一觉醒来，红日满窗，已是日过三竿的时分。
翻身下床，匆匆盥洗完毕，正想奔人那老人房中，心中忽生警觉，立
时改变主意，携书一卷，缓步出寺，一面信步而行，一面展卷朗读。暗中却
留神四顾。
果然，翠竹林中，似乎是有人影浮动。
俞秀凡装作未见，朗朗高读，旷野静寂，满林尽都是回应的书声。
足足过了大半个时辰，俞秀凡才缓步行回寺中。
天王寺仍然是那样的宁静，看不出任何异状。
头上包着白纱的了老丈，倚在墙壁一角，席地而坐，沐浴在阳光之下。
他闭着双目。似乎已睡熟了过去。
俞秀凡放轻胸步，似恐惊扰了那丁老丈的睡意。
只见了老丈伸动一下右脚，忽然睁开眼睛。
俞秀凡笑一笑，说道：“老丈的伤势好些么？”
丁老丈移动了一下身躯，道：“好多了。俞相公，劳驾替我重包一下伤
口。”
俞秀凡放下手中的书卷，蹲在那老人身前，解开他头上的白纱，重新
包扎。
但闻那老人低声说道：“俞相公，你做得很好。他需要一段时间养息伤
势。但那些人不会死心，他们会像幽灵似的，突然出现在天王寺中，你要镇
静些，用不着去看他。”
俞秀凡吃了一惊，暗道：原来他早就知道了。
还未来及开口，那丁老丈又接着说道：“俞相公，就像没有发生过任何



事情一样，读你的书，不要有任何异常的举动。他们一直在监视着咱们，咱
们无力反抗，只有和他们比耐力，比镇静。”
俞秀凡微微的点头，包好老丈的伤势，道：“小生去理膳事了。”
一连三日，俞秀凡果然照常读书，偶而和丁老丈谈几句话，也都是有
关省试功名的事。
三日中，没有人来过天上寺，但俞秀凡却一直感觉到暗中有人严密的
监视着。
第四天中午时分，老人的伤势已然大好，进入厨下，帮着俞秀凡举炊
理膳事。
俞秀凡忍了又忍，仍是忍耐不住，低声说道：“老丈，我那位艾大哥怎
么样了？”
丁老丈道：“伤势已好了八成，再有两三天就可以完全复元了。”
俞秀凡笑一笑道：“但愿这两三天，再没有什么变化才好。”
丁老丈道：“俞相公，百里行程半九十。这几天，他们恐己搜查了方圆
数十里的地方，咱们要格外谨慎一些才是。”
俞秀凡道：“老丈，我想去瞧瞧艾大哥，行么？”
丁老丈摇摇头，道：“不行，他要养伤。你不能打扰他，再忍耐三天吧！
等他完全恢复了，自会和你促膝长谈。”
突然间，一阵辘辘轮声，划破了大王寺的安竟。
俞秀凡放下手中的炊具，道：“老丈，哪来的车轮声？”
丁老丈放下手中的工作，道：“很多年都没有车马上门了。”
俞秀凡道：“老丈，咱们瞧瞧去吧！”
丁老丈道：“你用不着去了，唉！俞相公，有些事必须多多谨慎，世道
好险，人心难测啊！”
他言中之意，若有所指，但却未多解说，手扶门框，缓步而去。
俞秀凡望着那老人的背影，心中泛起强烈的好奇，匆匆收拾过厨中事
务，缓步行了出去。抬头看夫，只见一辆华丽的篷车，己停在庙门口处。
车帘启动，一个身着绿衣丽人，缓缓下了马车。
那妇人年约二十四五，头上挽着一个高高的官舍，水绿罗裙，水绿衫，
手中执着一把宫扇。
赶车的，是一位年约五旬的老人，穿一件对襟黑大褂，腰中束着了一
条白色的带。
一个十五六岁，梳着双辫的丫环，站在那篷车前面。绿衣丽人伸出左
手，扶在丫环的肩上，缓步向寺中行来。
丁老丈颤动着步履，迎了上去，欠身一礼，道：“夫人⋯”
绿衣丽人停下了脚步，目光却投注在远处俞秀凡身上，微微一笑，才
把目光收了回来，望着丁老丈，道：“老丈是⋯⋯⋯”
丁老丈接着：“小老儿是这庙中的香火道人。”
绿衣丽人低声道：“那位年轻的书生呢？”
丁老丈道：“一位俞相公，在小寺借读，”绿衣丽人道：“这寺中，除了
两位之外，还有别的人么？”
丁老丈摇摇头，道：“这是座很荒凉的小寺，连主持都已离去。”
绿衣丽人扶着那青衣女婢的肩头，缓步向寺中行去，一面说道：“老丈，
奴家在佛前许过心愿，想借责寺还愿，不知老丈的意下如何？”



丁老丈道：“那真是小寺之光。不过，夫人，天王寺很狭小，也没有知
客接待，岂不是委屈了夫人么？”
绿衣丽人笑一笑，道：“我喜欢这儿的清静，如是有缘，我也可能捐一
笔银子，重修一下这座寺院，不过，老丈⋯⋯”
丁老少庄“夫人有什么吩咐？”
绿衣丽人道：“我意在贵寺中借住几日，不知道是否方便？”
丁老丈道：“这个，夫人，小古中房舍有限，四厢一室，已为俞相公借
读所用。”
绿衣丽人接道：“东厢房呢？”
丁老人道：“里面堆置杂帆积尘盈寸。”
绿衣而入道：“不要紧，我有从人义婢，可以打扫。”
丁老丈道：“哎！夫人，可惜老汉太老迈了，只伯无法助夫人一臂之力。”
绿衣丽入举手招来了那赶车的老人，吩咐逍：“你和小翠动手，打扫东
厢，不可劳动了丁老丈。”
那赶车黑衣大汉，对绿衣丽人执礼甚恭，欠欠身，立时奔向东厢，青
衣女婢紧随在车夫身后，两个人动作很快，不过顿饭工夫，已把东厢打扫干
净。
丁老丈身子倚在墙壁上，几次想动手帮忙，都为那绿衣丽人阻止。
俞秀凡坐在西厢，木桌上摊开了一桌书卷，但他哪有心情读，目睹书
上，心驰室外，不时偷眼看东厢的打扫情形。
那华丽的篷车上，带的东西十分齐全，但见那青衣女婢搬下被褥来，
黑衣车夫，扛着一张女榻，行人东厢。
俞秀凡暗晴忖道：原来，他们早就有了准备，似她这等气派的贵妇人，
怎会要住在这荒凉的小寺之中 i而且不避男女之嫌。
心中忖思之间，瞥见那绿衣丽人，直向西厢行了过来。
一阵脂粉香气，扑人鼻中，敢情那绿衣丽入，已然行人房中，直到了
书案前面。
俞秀凡合上书卷，深深一礼，道：“夫人⋯⋯”
绿衣丽人摇摇手中的宫扇，道：“你们读书人，讲究是非札勿视，非礼
勿言，大概对我这举动有些不敢承教，是么？”
俞秀凡轻轻叹息一声，道：“小生读圣贤书，自然遵从礼仪。”
绿衣丽人笑一笑，接道：“万恶淫为首，沦行不论心，论心世间无完人。
相公只要行为正大，又何必顾虑男女之嫌呢？”
俞秀凡道：“夫人高论，但小生自惭⋯⋯”
绿衣丽人格格一笑，道：“小兄弟，俗语说得好，在家千日好，出门一
时难。贱妾许下心愿，佛前偿还，故而下惜借宿寺院。”
俞秀凡道：“夫人既在佛前许下心愿，就该到庵中还愿，女尼接待，方
便多了。何况，天王寺香火不盛，僻处荒野，对夫人实有不便。”
绿衣丽人道：“贱妾夫门。娘家都很富有，还完心愿之后，贱妾准备扩
建天王寺，使它成为一方名刹。”
俞秀凡道：“夫人立此大愿，小生亦感敬佩，在下这就迁出西厢，奉让
夫人⋯⋯”
绿衣丽人接道：“你要走？”
俞秀凡道：“小生借此读书，恐将惊扰夫人诵经还愿。”



绿衣丽人笑道：“相公如若要迁离此地，那是心有所惧，故作逃避。”
言罢，举步而去。
俞秀凡呆呆望着那绿衣丽人的背影，心中暗暗忖道：“艾大哥尚在养息
伤势，我怎能轻易离去，这妇人举动异常，分明是有为而来，只怕和那黑衣
老人是一伙的了。”
一念及此，顿兴豪气，哈哈一笑，道：“夫人说的是，人之为善，其善
在心，在下决心留此了。”
那绿衣丽人突然回过头来，微微一笑，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小
兄弟如自觉定力不够，还是离此的好。”
这女人言词矛盾，前后一番话，大相径庭。
绿衣丽人未再回头看俞秀凡一眼，竟自回到了东厢之中。
饱经世故，透彻人生的丁老丈，颤巍巍的行了过来。他手扶着门框，
举步跨进了西厢。
俞秀凡迅快站起了身子，那丁老丈已抢先说道：“俞相公，这天王寺太
小了，住了一位妇道人家，对你只怕有很多的不便。”
俞秀凡道：“是的。老丈，在下搬离开此地才是，不过⋯⋯”
丁老丈接道：“俞相公，东、西厢，遥遥相对，中间不过不足一丈的距
离，有道是好男不跟女斗，你虽然是先来了一步，但也该让人一筹才是。”
俞秀凡道：“我知道，老丈，可是我⋯⋯”
丁老丈摇摇头，接道：“这天王寺后，五里处，有一座小小的村落，老
汉有一位同门的堂侄，住在那里。他有三座茅舍，但还未婚娶，那地方很清
静，该是一处读书的好地方。”
俞秀凡一皱眉头，道：“老丈，小生担心⋯⋯”
丁老丈道：“不用担心。老汉的眼睛，已轻昏花了。所以我什么都没有
瞧到，老汉的耳朵也有些聋了，所以我什么都没有听到。”
俞秀几忽然间感觉到这位老人的言语之中，似是满含着哲理，是一种
明显的暗示。
他所学本杂，细心的想一想，忽有所悟。
丁老丈一直瞧着俞秀凡的脸色，看他流现出若有所悟的神情，突然微
微一笑，道：“寺后，有一条小道，直通到那座小小村落中。我那位堂侄叫
小黑子，你只要告诉他，天王寺中丁老丈要你去，他自会好好照顾你。”
扶着门框，缓步踱了出去。
俞秀凡望着那老人移动的身躯，突然感觉到这老人的举动，有些装作。
至少，他初到天王寺时，这老人的举动，不似现在这样的迟钝。
他决心遵照那老人的嘱咐，暂时离开这里。
于是，很快的收拾好衣服、书箱，举步向外行去。
天王寺后，丛生的万竿翠竹中，果然有一条隐隐可辨的小径。
俞秀凡背着书箱，缓步向前行去，心中却在想着那丁老丈，那满脸堆
叠的皱纹，很慢的步履中，却又似隐着洞彻人性的智慧和深沉的坚毅。
突然间，俞秀凡闻到一阵脂粉的香气，那绿衣丽人，不知何时，已到
了他的身前。
俞秀凡怔了一怔，停下了脚步，心中暗暗忖道：“原来她也是一个可以
飞行的高人。”
绿衣丽人笑道：“俞相公，要搬走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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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秀凡道：“天王寺太小了，夫人既然决心留在寺中还愿，小生就不便
住那里了。”
绿衣丽人淡淡的说道：“俞相公，这地方很荒凉，除了天王寺外，只怕
很难再找到一处清静的读书所在了。”
俞秀凡道：“小生生长农家，随便找一处农舍，就可以安顿下来了。”
绿衣丽人道：“那丁老丈太老迈了，又受了伤，你放心去么？”
俞秀凡忽然生出了警惕之心，笑一笑，道：“夫人，小生未到天王寺，
那丁老丈也是一人住在寺中，他己习惯那孤苦的生活，学会了如何照顾自己。
何况⋯⋯”
绿衣丽人道：“何况什么？”
俞秀凡道：“何况，夫人和从人都留在那里，自然会照顾他了。”
绿衣丽人突然伸出自嫩的王掌，一把抓住了俞秀凡的右腕。
看上去一只白嫩滑腻的手，但一扣上俞秀凡的右腕，却如铜指铁钳一
般，俞秀凡顿有着骨疼如折的感觉。
但觉半身一麻，书箱，行囊，滚落一地，疼的头上也滚下汗珠儿，俞
秀凡咬咬牙，强忍着苦痛。
绿衣丽人格格一笑，道：“小旯弟，你很疼么？”
俞秀凡瞪大着一双星目，仍然是未说一言。其实，他已经疼的说不出
话。
绿衣丽人伸出滑腻的右手，取出一方雪白的绢帕拭去俞秀凡头上的汗
水，笑一笑·道：“小兄弟，你好热啊！”
俞秀凡摇摇头，仍然没有说话。
绿衣丽人轻轻叹一口气，道：“小兄弟，你是不是很难过？”
这女人说话，柔媚娇甜，带着满脸盈盈的笑惫，但俞秀凡的苦头，却
是吃大了，汗水如雨湿透了蓝衫，但他却有一股书呆气，咬着牙，就是不肯
叫出声来。
绿衣丽人轻叹一口气，道：“小兄弟，你何苦吃这种苦头呢？”一面讲
话，一面缓缓松开了俞秀凡的右腕。
俞秀凡只觉整个右臂完全麻木，长长吁一口气，道：“夫人，你这是为
什么？”
绿衣丽人轻轻咳了一声，道：“小兄弟啊！你怎么这样傻啊？”
俞秀凡心中有些明白了，但他却装作不懂，缓缓说道：“夫人，我不明
白！”
绿衣丽人右手又缓缓抓住了俞秀凡的左腕，道：“小兄弟，你的右肩还
能动吗？”
俞秀凡道：“不能动了。”
绿衣而入道：“如是你的左肩也不能动了，岂不是耽误了你的竟试
么？”
俞秀凡道：“夫人说的是⋯⋯”
绿衣丽人抓住了俞秀凡的左手，揉了一下，道：“恐怕你要好好的休息
一阵，才能写字，左手再坏了，实在太可怜，你娘也不在这里，谁喂你吃饭
呢？”
俞秀凡道：“夫人，你说话太曲折了，我有些不太明白。”
绿衣丽人笑一笑，道：“小兄弟，我希望你说实话吧，何苦要代人受



过？”
俞秀凡道：“夫人，我不会代人受过，你⋯⋯”
绿衣丽人摇摇头，接道：“小兄弟，你读了很多书，当知人无远虑必有
近优，你何苦卷入这些江湖上凶杀恩怨的漩涡，我实在不忍伤害你，小兄弟，
告诉我吧！”
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道：“污吏贪墨，有苦打成招的冤狱，想不到这
朗朗乾坤之下，世间也有这等以强凌弱，辣手迫供的事！唉！夫人，在下一
未犯王法，二未做过错事，夫人这等毒手相加，当真是叫人心生怨恨不平。”
绿衣丽人笑一笑，道：“小兄弟，不管你心里怎么想，但眼前你的处境，
却已无法更改，小兄弟，你刚吃到的苦头，那只是一个开始，三木之下，何
患口供不得，但江湖上的惩人手法，比之那三木大刑尤有过之，小兄弟，你
何苦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吃苦呢？”
俞秀凡道：“夫人，我确然不了解你说些什么。不过，听你的口气，你
们似乎是在找一个人。”
绿衣丽人道：“对！这就慢慢的人港了，我们是在找一个人。那人受了
重伤，可能逃入天王寺，也可能摔倒在寺门外面，定是你把他藏了起来。”
语声突然间变得十分冷漠，说道：“还有那位丁老丈，装出一付老迈的
样子，也有很重的嫌疑。”
俞秀凡心头震动，表面却淡然说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小生借读
荒寺，原希望能静静的读些文章，以应会试，但却未料到招来了如许烦恼。
你们身具武功，目无王法，视人命如草芥，小生百口难辩。我反抗无能，回
话无词，夫人纵然把在下挫骨扬灰，我无法供出什么。”
绿衣而人微微一皱眉，道：“小兄弟，丁老丈年纪老迈，只怕没有你小
兄弟这一身书胆、傲骨，他如一旦招认了出来，小兄弟，那时候，你将如何？”
俞秀凡道：“根本没有那么一个人躲在寺中，小生如何能随口胡诌。”
提高了声音，接道：“天王寺不过十余间房舍，真如有人藏着，如何能躲避
开你们的搜查？”
这几句话，似乎是有着很大的力量。
那绿衣丽人突然改变了话题，道：“小兄弟说的也有道理，不过，小兄
弟原已决心留在寺中，为什么又要突然离开寺院？”
俞秀凡道：“小生三思之后，觉得夫人既已留寺中，在下留在那里确有
许多不便，因而迁居他处。”
绿衣丽人笑一笑，道：“可是那位丁老丈示意要你小兄弟迁离寺中
么？”
俞秀凡心中一动，暗道：“凡会武功之人耳目都很灵敏，异于常人。那
丁老丈劝我搬离寺中一事，也许已被价瞧到，此事不可否认。”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不错，那丁老丈确曾示意在下搬出寺中，但那
也是为了要方便夫人之故。”
绿衣丽人笑道：“话不说不明，木不钻不透，现在，咱们已然把事情说
明了，我看你小兄弟也不用搬出去了。”
俞秀凡道：“夫人之意可是要在下重回天王寺中么？”
绿衣丽人点头道：“正是如此，不知小兄弟意下如何？”
她一口一个小兄弟，叫的十分亲热，但俞秀凡已了解处境危恶，这美
丽的女人，笑意盈盈中，出手就可能杀人。



既没有逃避的能力，只好认命，当下说道：“在下住哪里都是一样。”
绿衣丽人道：“那很好，咱们回寺中去吧！”伸手捡起俞秀凡落地的书
箱衣服，接道：“大姊姊替你拿着东西，咱们回去吧！”
俞秀凡心中暗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一挺胸，强忍半身疼楚，随在那绿衣丽人身后行去。
他昂首而行，忘记了身受的创伤，脚下突被一物绊住，蓬然摔倒在地
上，原来己到庙门外面，被庙前的石级绊倒。
他右臂已暂失灵活，只有一只左手可用，这一跌，只摔得鼻青眼肿，
口中流出鲜血。
这时，那青衣女婢，已奔来接过了绿衣丽人手中之物，绿衣丽人却回
身一笑，莲足一挑，俞秀凡竟被挑了起来，呼的一声，飞人庙中。
这一下，俞秀凡身难自停，如若摔着实地，非得筋断骨折不叫。
就在他身体将要落着实地，那绿衣丽人突然飞步而至，迅快伸手一抄，
接住了俞秀凡，轻轻的放在地上，格格一笑，道：“小兄弟，摔的疼不疼？
吓着了没有？”
一种被戏弄的感觉，使得俞秀凡有着无比的羞辱感受。
但他心中明白自己眼下的处境，如有反抗举动，将招来更大的羞辱。
忍下心中激忿，一语不发。
绿衣丽人嫣然一笑，接道：“小兄弟，别难过，那丁老丈只怕比你更苦
了。”
语声一顿，提高了声音，道：“人厨子，把丁老头带出来。⋯只见那车
夫装扮的黑衣大汉，提出满脸鲜血的丁老丈，缓步行了出来。俞秀凡凝目望
去，只见那丁老丈全身软瘫，已是奄奄一息，不禁黯然一叹，道：“他己是
古稀之年，你们竟然这样折磨于他，于心何忍？”
绿衣丽人笑一笑，道：“小兄弟，他叫人厨子，那不是他的名字，是他
的绰号。俗话说，名字有叫错的，但外号叫不错，他整个人就像厨子做菜一
样，不但手法熟练，而且花样很多，你先别担心丁老头的生死，该想想你自
己的安危才是。”
俞秀凡道：“小生自知无能反抗，那只有逆来顺受了。”
绿衣丽人道：“说的好可怜啊！小兄弟，但你为什么不说出那人的藏身
之处呢？”
俞秀凡道：“我如胡乱指说一处，你们搜查不到，只怕更要身受苦刑
了。”
绿衣丽人笑道：“小兄弟，你怎么这样死心眼呢？为什么不说实话，找
到那人，大姊姊重重有赏。”
长长叹一口气，道：“缕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但我未见有人到此，
心中纵有应命之心，却又无法胡乱指一处所在。唉！这不是问案认罪的事，
小生认了，画押就行，我如胡乱说一个所在，你们找不到人，岂不是更要多
受酷刑？”
绿衣丽人道：“小兄弟说的也是啊！”
俞秀凡道：“小生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从未和你们江湖上人交往过，
又何苦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忍受这等酷刑煎熬呢？”
绿衣丽人道：“小兄弟说的有理。”
俞秀凡接道：“如是夫人觉着小生说的有理，诸位还不肯放了小生，那



岂不是自认不讲理了么？”
绿衣丽人笑道：“很可惜你的好口才，遇上大姊姊我⋯⋯”
俞秀凡道：“你难道一点也不肯讲理？”
绿衣丽人道：“对别人我也许不讲理，但对小兄弟，自然讲理了。”
俞秀凡道：“夫人如若讲理，那就该放了小生和丁老丈。”
绿衣丽人冷冷说道：“小兄弟，你懂的事情太少。我们一路追踪而来，
痕迹到此而止，不瞒你小兄弟说，方圆十里之内，我们都搜查的十分仔细，
早已确定他藏在此地。”
俞秀凡心中暗暗震动，幸好他摔的鼻青脸肿，脸上纵有一点异色，别
人也瞧不出来。

“沉吟了片刻，缓缓说道：“也许真有人到了这里，但小生没有见到，也
是无从说起。”
绿衣丽人摇摇头，道：“唉！小兄弟，他行到此处，毒伤并发，我们从
痕迹上瞧了出来，不是你就是丁老头救了他。”
俞秀凡吃了一惊，但另一个念头，却又疾快的在脑际之中闪过，忖道：
“她如是真的瞧了出来，那么该发觉我把艾大哥救入西厢，但她却无法肯定
的指出详情，这女人分明是在用诈，千万不能上她的当。心中有了底子，叹
口气，道：“夫人！天王寺一殿两厢，如是真的有人在此，你们怎会找不出
来呢？”
绿衣丽人笑一笑，道：“小兄弟，好辩才。”
目光转到那黑衣大汉身上，道：“人厨子，再问问丁老头子。”
黑衣人应了一声，一掌拍在那丁老丈的背心之上。
丁老丈长长吐了一口气，悠悠醒来。
缓缓睁开双目，望向那绿衣丽人，道：“夫人，是我⋯”
绿衣丽人接道：“你最好说实话，这位小兄弟已经招认了，说是你救了
他。”
丁老丈摇摇头，道：“夫人，老汉老迈，耳聋、眼花，那里还能救人？”
绿衣丽人冷冷说道：“人厨子，再给他一顿上菜吃吃。”
人厨子一伏身，双手并用。
但闻一阵骨格响声，丁老丈双臂时间、双腿膝间的关节，尽遭错开。
这痛苦，超过了一个人所能忍受的极限，何况年迈气衰的丁老丈。
但闻这声悲凄的呻吟，传人耳际，只见丁老丈疼的出了一身大汗。
这位倔强老人，咬咬牙，说道：“俞相公，我老迈了，受不了这等折磨，
我要先走一步了。”
格登一声，咬断了舌头，鲜血喷出，气绝而逝。
绿衣丽人和人厨子，都未料到这老人竟还有断舌求死之能，不禁一呆。
俞秀凡望着那微颤动的尸体，心中悲痛莫名，不觉热泪滚滚而下。
绿衣丽人蹲下身子，按按丁老丈的鼻息，道：“翘了，把尸体拖出去吧。”
人厨子应了一声，提起丁老丈的尸体大步向外面行去。
俞秀凡眼看那人厨子，有加提狗一般，连拖带拉的，把那丁老丈拖了
出去，不由心中大是不安。长长叹一口气，道：“夫人，人死为大，你们酷
刑逼问丁老丈，也就罢了。但你们这等损伤他的尸体，不觉着太过分一些
么？”
绿衣丽人格格一笑，道：“小兄弟，人厨子杀人成习，不把丁老丈的尸



体摔出去，已经是不错了。”
俞秀凡长长叹一口气，欲言又止。他心中明白，这是一批大盗巨匪，
杀人为乐，和他们谈什么道德，那全是白费口舌，只好忍下不言。
绿衣丽人叹了口气，道：“小兄弟，丁老丈年近古稀，死了也还罢了，
但你这点年纪，死了不觉着太可惜么？”
俞秀凡仰望朗朗云天，缓缓说道：“夫人，杀我之权，操在你们之手，
我既无反抗之能，那是不死也得死了。”
绿衣丽人道：“小兄弟，我们虽然可以杀死你，但是否杀死你，却操在
你的手中。”
俞秀凡摇摇头，道：“你们不讲道理，随便找个藉口，就可以杀人，我
纵有求生之心，也无求生之法。那就只好认命了。”
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接道：“仙子，把这小子交给我吧！我不信他是
铜浇。铁铸的人，我要数数他身上有几根骨头。”
俞秀凡回目望去，发觉那说话的正是人厨子。
绿衣丽人不回答人厨子的话，却望着俞秀凡，道：“小兄弟，我已经尽
了心啦，你再不说实话，我也没有能力保护你了。”
俞秀凡一横心，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夫人如是不愿饶过在下，
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
但闻一声冷笑，一道掌风飞了过来，蓬然一声，击中左颊。
这一记耳光，打的扎实得很，只打的俞秀凡耳鸣、眼花，身不由己的
打了两个转身，一跤跌摔在地上。
出手的正是人厨子，一迈步，右脚踏在了俞秀凡的前胸之上，冷冷说
道：“你想死，容易的很，不过，在死前你还得忍受一点痛苦才行。”
俞秀凡道：“千古艰难唯一死，我连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
人厨子一抬脚，踢在了俞秀凡左肋之上；只踢得俞秀凡身不由己的翻
滚过去，前额撞在房角的砖棱上，立时皮破肉绽，血流如注。
左肋骨痛如折，脸上指痕宛然，前额撞破了一个大口子，流的满脸都
是鲜血，形状极是凄惨。
但倔强的俞秀凡，咬紧了牙关，紧闭上双目，忍住了无比痛苦，未发
出呻吟之声。
人厨子冷笑一声，道：“这小子果然是倔强得很。”
上两步，一伸手抓起俞秀凡来。那绿衣丽人忽然叹一口气，道：“算啦，
也许那艾九灵真的役到此，想他一个文弱书生，怎能有如此耐受痛苦之力，
如是见过艾九灵，只怕早就招出来了。”
人厨子道：“这小子闭住嘴巴，连一声疼也不叫，心中分明是有些不服
气。”
绿衣丽人道：“你那一掌一脚，只怕早已把他打晕过去，心中想叫也是
叫不出来了。”
人厨子双手加劲，呼的一声，把俞秀凡抛起两丈多高，直向庙外摔去，
口中却笑道：“这小子文文弱弱，中青不中吃，留着他也是无用。”
绿衣丽人脸色突然一寒，冷冷说道：“刁七，我辣手仙子诚然是人尽可
夫，不过，这中间有一个条件。”
刁七嘻嘻一笑，道：“仙子，不知我刁七合不合你的条件？”
辣手仙子冷哼一声，道：“你自己瞧不到自己的德行，不会伸手摸摸自



己么？”
突然转身径人东厢。俞秀凡在连受重伤之下，又被人厨子刁七摔出庙
外，两丈多高的距离，如是摔在实地上，势必被摔死不可。
但多亏那庙外面千竿绿竹。
刁七眼看那辣手仙子一口一个小兄弟，叫的十分亲热，早已引起一股
莫明的妒意，再加上辣手仙子口气，有一股替俞秀凡求命之意，这就如火上
加油。
那刁七这一摔用力很大，诚心要把俞秀几摔一个骨折筋断而死。
但却幸亏他用力很大，俞秀凡撞在一丛翠竹之上，翠竹弹力很大，俞
秀凡身子被弹了起来，又撞在另一丛翠竹之上，几次弹撞，消去了很大的力
道，摔落在实地上时，已然不足致命。
但他连受重伤后，再经过这一摔，人却晕了过去。

第二回　客栈避祸　神刀却敌

醒来时，已是明月当头，算算时光，已过了数个时辰之久。
俞秀凡挣动了一下身于，只觉得全身的骨骼如散，疼苦无比。
忽然间，传过来一个低微的声音，道：“俞兄弟，委屈你，就在那草地
中睡着吧！你头旁草叶中，有三粒丹九，取过来吞下去，如是天明后，遇上
了过路人，自己忍着些痛苦，想法子回到开封城去。在东大街，王家老栈中
等我，敌人大精明，我不能露出痕迹。”
俞秀凡听得很清楚，那正是艾大哥的声音。
经连番折磨，已使他知晓了江湖上的险恶、毒辣，虽然听得十分清楚，
但却忍下没有说话。暗里咬咬牙，伸出手去，果然在头旁边找到了三颗丹丸。
他变的很小心，停了片刻，才缓缓把药物放人口中。
灵丹化玉液，沥沥下咽喉。灵药奇效，药物下口，立时消减了很多的
痛苦。
俞秀凡闭上双目，又等候了一阵，挣扎而起。
一种坚毅的精神力量，和药物的效力，俞秀凡竟然站了起来。
向前试行两步，也竟然能移动身躯。就这样，俞秀凡坚强的向前行去。
这是一种很艰苦的行程，俞秀凡行约百丈，就停下来休息一阵。咬着
牙，忍着痛苦，缓步走不过七八里，天色已经大亮。
得两个农人之助，俞秀凡雇到了一辆马车，到了开封，照着艾九灵的
吩咐，俞秀凡找到了王家老栈。
那是一座青砖砌成的客栈，看似古样的形式，这客栈确然己有些了年
代。
店伙计迎了上来，见一个满身是伤的人，不禁微微一呆。
俞秀凡下了蓬车，笑一笑，道：“我的伤不要紧，休息几天就好了。”
店小二道：“客官是⋯⋯”
俞秀凡道：“摔伤的，走路不小心，摔在了山坡下面。”
店小二啊了一声，伸手去扶俞秀凡。


